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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春夏之交的“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涉及中外的重要事件，前辈

学者已有较丰富的研究。然而，以往研究在搞清楚了刘坤一、张之洞策划互保的内幕，以及签订互保

章程的过程之后，却往往忽视了“东南互保”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这个事实，以致直到今天，我们

对于所谓“东南互保”扩大到了全国的十多个省份仍是笔“糊涂账”：通史教材无非是互相类似的几行

描述，列举几省即戛然而止，或无法定度确数以“等”字概括；研究“东南互保”者，如台湾学者王尔敏、

戴玄之、林世明，涉及扩大问题比之通史有所详细，但连基本的范围也无法达成共识[1]；新近成果仍旧

混乱[2]。研究者还往往搞混事件的先后顺序，对史实的叙述互相矛盾，是否主动要求加入、有无正式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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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南互保”是庚子年间涉及中外的大事件，其范围从两江、两湖地区，逐次扩展到以“附入”

形式加入的浙江、广东，以“自办”形式加入的福建、山东，以及有着相同情状密切关联的川、陕、豫各省，呈现

出由核心圈逐渐发展到次核心圈，乃至外围圈的演变过程。“东南互保”得以扩大，既取决于中外政局的走

向，也同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多方联络密不可分。各省份间既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地域上的主次，

还同英、美、日、德等不同国家有或交叉或独立的往来，对地方局势乃至全国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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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条约、甚至有无实力保护都含糊不清。因此，很有必要考证清楚“东南互保”的实际范围，究竟有哪

些省份加入了，以何种方式，孰先孰后，现实成效如何，并认识到各省份间既存在时间先后，也有地域

上的核心与外围，还有核心人物与外围人物之别。进而，试图探析在庚子年特殊的情境下，各省不同

的应对和操作，既是督抚个人作为，又对地方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东南互保”不仅是内政，更是重大的

外交事件，交涉核心虽在长江，外围各省亦有相对独立之交涉，在“全球史”视野下，英国虽是核心外交

对象，督抚、道台、洋务局等地方官员同日、美、德、俄、法、意等国领事也有频繁联系。放宽视野重新研

究“东南互保”，呈现出的将是一幅更为丰富、真实的历史画卷。

一、核心圈：首倡“互保”的两江、两湖

在清廷还在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拿捏不定的时候，6月20日，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

发起，联合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

松寿、湖南巡抚俞廉三，共地方督抚大臣八人联衔会奏，斥责义和团为“邪教”、“乱民”、“土匪”、“劫

盗”，请朝廷予以痛剿，并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避免与各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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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换文：各国保证不派兵登陆长江流域，两江、两湖总督则对各自辖区内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承担责任。日本人坚信二位总督的“决心颇坚定”[1]，他们尤为亲近张之洞，因为张一直以来十分仰赖

日本，甚至将儿孙都送往日本留学[2]。英国则更偏爱刘坤一，认为其能更好地控制他的军队，也更偏向

于英国[3]。

赵凤昌在《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中，记有苏、皖、赣等省派来的道员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4]，

说明在上海会议前，两位总督就已将消息通报给了辖区内的五位巡抚，是在各省的支持下同外国展开

的协商[5]。上海会议次日，刘坤一再次致电各巡抚，告以其已经会同张之洞“饬令沪道正与各国领事议

定长江一带由我自行力任，禁止造谣，严办匪徒，保护商教，不使疏虞，以期各不相扰，俾得保守东南，

以待大局转机”，敦促巡抚们值此保护形势，“应责成各府、厅、州、县，会同营汛各集地方绅董，共筹保

护之法，切实办理”[6]。作为“东南互保”的主持者，刘坤一、张之洞既得安抚地方官员，稳住长江局势，

又得与领事磋磨，阻止外国势力入侵，更得思考如何为这项带有分裂嫌疑的举措正名，征得清政府的

谅解和同意。6月26日一经议成，张之洞、刘坤一会衔上奏清廷，告以在长江保护商教的办法。而在

议约之时，针对英国首先建议可进一步扩大“中立地”的范围，上海道余联沅回应道，除了正在战斗的

北方地区外，其它地区全部中立。此后，在刘、张、盛等人的积极联络协调下，多个省份或主动、或半推

半就地加入了“东南互保”，范围很快扩大到了大半个清帝国。

二、附核心圈：附入“互保”的浙江、广东

浙江省本归闽浙总督统辖，而两江总督一直有“兼管旧例”，故在商议互保扩大的时候刘坤一首先

考虑的即是浙江。一开始盛宣怀也以此建议刘坤一可以直接命令宁绍道与宁波领事开展保护措施。

只是刘不愿绕开浙江的实际最高长官，于6月25日给巡抚刘树棠发去一份通告“互保”的电报：

俭电悉。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敝处与香帅迭

次电商，惟有稳住各国，力任保护，或可暂免祸端。已饬沪道与各领事晤商，均云既任保护，

当不派兵入江。所言虽未敢深信，目前计亦只合如此羁縻。贵省似可一律照办，彼饬甬道联

络领事，告以洋商、教士，抚台竭力保护，尽可放心，不必派兵舰，转致居民惊扰，匪徒乘机而

起，弹压为难。……此谓保东南委曲求全之策，正所以顾大局。祈卓裁。[7]

“贵省似可一律照办”已超越了一般的征询意见，“照办”的方法亦详尽告知，最后落实在“顾大局”三个

[1]《清国地方官ノ態度·一二〇五七月五日漢口在勤瀨川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劉張兩總督ノ決意及清帝上

諭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中》，第232页。

[2]《清国地方官ノ態度·一一九一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武衛先鋒左右

軍ノ北進竝袁世凱、王之春等ノ行動ニ付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中》，第215页。

[3]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July 27, 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

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24，Doc.236，p.139. Vice-Admiral Sir E. Sey⁃
mour to Admirally(Telegraphic)，July 14, 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24，Doc.195，p.115.
[4]惜阴：《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2卷第7期，1931年。赵凤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亦是盛宣

怀的常州同乡。

[5]不仅两总督，盛宣怀也多次致电各巡抚通报消息。《盛宣怀致鹿传霖、王之春等电》，五月二十八日，陈旭麓、顾延

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

[6]《寄苏皖赣三省司道》，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北京〕中

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9页。

[7]《复刘景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2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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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刘坤一意在强调此乃思虑周翔的结果，却未能收到刘树棠的及时回复。

原来，自五月底收到清廷的上谕，浙江就忙着遵旨派兵北上，甚至布政使恽祖翼也渴望北上；刘、

恽二人同时还筹集了饷银十二万两准备解交朝廷。他们的行动遭到了正在为“互保”筹划的盛宣怀的

反对，盛氏劝阻恽祖翼“北上无用”，“浙军断难航海”，甚至浙饷十二万也“现难解京”[1]。恽、盛二人是

常州老乡，早年还曾一起共事，关系密切。且恽氏出身海关道，在张之洞手下掌管江汉关税务兼办通

商事宜多年，颇通洋务。经过盛宣怀一番点醒，恽祖翼迅速转变了想法，上海议约的消息传来，他又立

即向盛询问：“闻长江苏杭一带，公及三帅议明，中外互相保护，勿启兵端，各国已经签字，此保全性命

产业无数，第一等识力功德。无论北路胜败如何，总应占此稳着也。乞示知大略为盼。杭垣租界已派

营保护，并宣布德意，俾可相安，同一办法，安危呼吸，不敢不努力为之。”[2]

虽“各国已经签字”的消息同事实有出入，但“保全性命产业无数”及“稳着”等已透露出恽祖翼对

“互保”做法的赞许，并且向盛表明浙江也已采取“同一办法”。次日，当他在刘树棠处看到盛宣怀的信

件（内含与外人议定的九条章程），大赞盛“此等通天彻地手段无人能为，”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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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之洞、李鸿章共同视为“东南互保”的倡起者与组织者[1]，多是从其威望考察，而笔者从其行动与

效果分析，发现李鸿章实际与刘、张二人有所脱节，他另有思量。从甲午后到外任两广总督，李始终以

偏居岭南无法舒畅心情，他期待的是一个重归中央的契机，因此，即便对“东南互保”全过程了如指掌，

李鸿章也没有主持和联络各省，他的作用主要是积极参与和稳定军心。

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上谕。23日，李鸿章收到袁世凯转来廷寄“拳匪在津助官军获胜，降

旨嘉奖，饬各省招集此义民，成团御侮，必能得力”[2]，知道他剿拳的建议破灭了。24日，盛宣怀致电

李、刘、张，请彼等对济南发来的电报万勿声张，勿要参战，然后提出由上海道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的

建议[3]。次日，盛宣怀再次致电三人，秘告以“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

者”，认为欲保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恳请速定办法[4]。当天就收到李鸿章回复：

“二十五诏，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5]反应迅捷，意思明确。有消息说李鸿章之所以“胆敢”如此，是因

为收到了荣禄6月21日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6]。盛宣怀当即将李的电文转给

刘坤一和张之洞，与二人宗旨正相契合[7]。刘坤一向李鸿章通报，“北直已经糜烂，南方必须图全”。他

与张主持在长江一带，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并且在上海与各领事定下保护租界之法，立约为凭，最后

说“尊处情形相同，计已布置周密”，并详细询问李有无其它方略，望其回电告知[8]。李鸿章于当天回复

道：“艳电慰悉。长江一带，公与香帅必须严办匪徒，保护商、教，庶免外人搀夺。鸿在粤当力任保护疆

土。群匪觊觎，窃发一动即危矣。”[9]同日，盛宣怀也向李转达了鄂督张之洞要继续谨遵保守疆土联络

一气之旨，严拿重办长江一带会匪的意思[10]。大概在互保问题上，三人达成了一致的默契。

由此可见，李鸿章以其较高的威望，面对最为棘手的宣战上谕，以“矫诏”之说安定了东南督抚们

的情绪，为保护商教、继续互保谈判奠定了基础。他不仅用“必须”鼓励了刘、张在长江一带的行动，在

广东也始终贯彻办匪保教的做法。然而，李在广东实行的其实是与长江平行的一套保护体系，他也没

有派人参加上海的议约“互保”。因为上海会议商讨的本就是长江流域，到后期才提及扩大事宜，偏居

岭南的广东自然不在最初的讨论范围。外加李鸿章本有的声望，深得各国信任，他对中外“互保”的赞

同以及已经采取的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外国领事看来似乎无需再“立约为凭”。而李本身的资辈与威

望也决定了他不会以一种被发起的形式参与到刘坤一、张之洞主导的“东南互保”当中。与刘、张不愿

离开本任极不同的是，李鸿章始终对北上回归中央充满热情。如果说在奉到前几则上谕后按兵不动，

是为试探清廷的态度，待到被重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上名正而言顺，李鸿章迅速在7月17日搭

上了招商局轮船“平安”号。

[1]当时有言官上奏弹劾李“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并力抗我”（《给事中蒋式芬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初三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4页）。史学界亦一直盛行

李鸿章“是东南督抚们的头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1页），“始终是

东南互保的后台和主谋老板”（叶林生、刘新建：《李鸿章》，〔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17页）的说法。

[2]《东抚袁来电并致江鄂督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亥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48-949页。

[3]《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五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4页。

[4]《寄粤李中堂宁刘岘帅鄂张香帅》，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4页。

[5]《李中堂来电》，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5页。

[6]《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29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59页。

[7]《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3），第956页。

[8]《江督刘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到，《李鸿章全集》（3），第957页。

[9]《复南洋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3），1987年，第957页。

[10]《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3），第957-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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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离开广州后，两广总督一职由广东巡抚德寿兼署。在李出发前，盛宣怀就发来电报，表示

各国领事对两广安全很不放心，请李先谋粤省，再行离粤[1]。因此李鸿章在北上前，同德寿联合以粤督

衙门名义发“保护教民身家产业”的告示[2]，并同各国领事的会商安抚[3]。李北上两日后，德寿致电盛宣

怀，询问上海所议保约是否有粤省在内，“若傅相未曾关会，启卓裁附入”，请刘坤一、盛宣怀将广东列

名附入“互保”区域[4]。盛宣怀得信后，即商与当时已抵上海的李鸿章，得到“似在粤未立约”的回复。

盛转而询问德寿对于地方保护是否有把握，在获得肯定答复后，盛氏就答应依着这个保证，与总领事

进行交涉，并以衡州、温州闹教的经验告诉德寿一个要点，即“如办匪不松劲，洋兵似可不至”[5]。这样，

广东脱离了原本的平行自办保护的模式，标志着其正式“附入”东南互保的行列。

三、次核心圈：自办“互保”的福建、山东

义和团起事之初，闽浙总督许应骙即展现出较为鲜明的剿拳主和的态度，五月底六月初他先后建

议李鸿章利用英国转圜和局，明揭条款，照旧通商[6]。在省内，他一面加强外侨集中地南台的驻军，派

兵驻扎曾经有过教案的建宁和古田[7]；一面向英国驻福州领事佩福来（Flayfair）表明“维持秩序”的决

心，保证随时通知外方省内军队调动的情况。佩福来因此认为许应骙“采取了极为友好的、令人满意

的和通情达理的态度”[8]，英国政府可以完全信任他。日本领事也报告福建“静稳如平常”。

6月26日上海议约互保，福建很快得到消息。盛宣怀在30日邀请许：“岘帅香帅已遵旨联络一气

力保东南，……闽浙海疆同在东南，如尊处同此办法，即电商三帅联络共保大局。”[9]许应骙马上复电表

示他所实行的，“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10]。由于福建在先前就“早经会各领事力任保护”，许氏对现状

颇自得，虽承认“英雄所见略同”，却也并不急于依附入刘、张主导的“东南互保”之下。盛宣怀肯定了

许应骙的做法，并对其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的约定，再三嘱咐：“尊处办法既同，应再照会领事转告外

部，将来无论北事如何，闽浙照长江一律互相保护，各不相扰，较为结实，浙刘电亦照办，香帅已分电

矣。”[11]只有让各国的外部知晓，留有凭证，才能算是达成“互保”默契，以倚作后事的依据。这封电报

表达了“东南互保”联络人对闽省独立“自办”互保的肯定与默许，更主动将其一并与长江连成一气。

有了“东南”的靠山，7月2日，许应骙联同福州将军善联致电当地外国领事，说明要仿效两江、两

湖之例缔结保护在留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契约。7月6日，二人又发布声明，邀请各领事商议订约，同时

[1]《寄粤督李中堂》，六月二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75页。

[2]《知新报》第127册，第27页，总第1946页。

[3]《各地団匪暴動状況報告·同（広東）·二八〇七月二十七日香港在勤上野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香港広東ノ

動靜報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312页。

[4]《刘岘帅来电》，六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78-879页。

[5]《寄粤督德静帅》，六月二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80页。

[6]《G26-05-091附闽督许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未刻到；《G26-06-113附闽督许来电》，光绪二十六

年六月十二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27），第65、112页。

[7]《各地団匪暴動状況報告·同（福建）·二三九六月二十七日福州在勤豐島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福州現況報

告ノ件》，《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266-267页。

[8]《佩福来领事致索尔兹伯理伯爵函》，1900年8月7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62-163
页。

[9]《寄闽督许筠帅》，六月初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54页。

[10]《闽督许筠帅来电》，六月初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34页。

[11]《寄闽督许筠帅》，六月初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36页，总第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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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送约稿。然后由洋务局长杨文鼎同各国商讨具体细节[1]。终于在声明发布八天后（7月 14日），总

督、将军及布政使、按察使、福州道、洋务局总办等地方官员，与俄、美、日、英、法、德、荷七国领事在福

州南台广东会馆开会。日本领事丰岛捨松记录下了当日会议的情景：“当时总督将军和布政按察使以

及各道台并府县各大小地方官悉数出席，互相品尝茶果点心，谈话内外颇为亲密，特别是将军布政使

对清国这次的与各国失和的事件向大家谢罪，表示要守城与安堵土匪，现在平稳如平常。”[2]

其乐融融的会议场面从侧面反映了福建互保订约的异常顺利，期间从7月2日的第一次集会，10
日的各领事同意记名，到14日的最后记名，不出十天即达成共识，议决保约八条[3]。《福建互保协定》今

日已不见中文原本，但在《日本外交文书》中，福州领事的详细报告录有中文两个版本以及英文版（其

中别纸第四号中的中、英文为修改后的约条正文，别纸第五号中的中文为约条原稿），此外，英文版还

可见于“英国蓝皮书”，中文版于《拳匪纪事》中亦有简略记载[4]。以下列出《日本外交文书》所存丰岛报

告的最终签订的约条正文：

今将本将军、部堂与各国领事议定互相保护约章八条、开列于后、计开

一、现在两江、两湖、两广、安徽各督抚，与驻扎上海各国领事商定，彼此互相保护办法，

业经各国领事电达外部照允，立约签字，今福建亦照此议，与两江等省一律办理。

二、寄寓福建各国官商、以及洋教洋人，所有身命财产，中国地方官情愿竭力保护，不使

有损，厦门一体照办。

三、福建地方，倘有匪徒造谣意欲伤害洋人，中国地方官，即行认真拿办，决不纵容、

四、此次立约，系为互相保护中外人民商务产业，各无相扰起见，应声明以后不论北方如

何变乱，福建地方均守此约办理。

五、福州地方，甚为安静，中国地方官，如能力任保护，则各国领事官，自应均允，详请各

本国水师提督，现在不必派兵船进口，以免民心惊疑，滋生事端，至寻常游历兵船，暂时来往，

仍可照例办理。

六、所议各款应请各国领事，电达本国外交部存档，以昭慎重。

七、此次约款，应缮华文、法英文各两纸，本将军本部堂与各国领事签字后，领袖领事署

存一份，洋务局存一份。

八、约款字意如有未明晰之处，应以华文为准。[5]

福建互保，所谓“自办”，即是以省为单位单独同列强谈判，与长江算是平行的行动，但在总体上，

又是模仿长江、密切联系，同意“同在东南”、互相联络，“共保大局”。在上海的各国领事亦认可“闽浙总

督将福建浙江两省全部纳入长江沿岸各省同样的和平圈内”，他们以照会确认互保之“应用区域有湖

[1][2]《福州在勤豐島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同前件詳報ノ件》，1900年7月30日，第526號，《日本外交文書·第

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510页，第510-511页。

[3]参见《福州在勤豐島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閩浙總督ト各國領事トノ外人保護協定締結始末報告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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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1]。福建纳入到“互保”大局，而此项“东南互保”下中外间唯

一签订的纸版协定在此后日军贸然登陆厦门的行动中也成为东南督抚与列强据理力争的有效证据[2]。

袁世凯自1899年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以“剿”为主。直到接获清廷招团御侮的命令

与对外宣战的谕旨，袁世凯突然举棋不定，有记载“当世凯初奉廷寄，奖励拳匪焚教堂、仇外人之诏令，

立即通行全省州县，遵旨办理”[3]，“袁氏惧忤西后之旨，始犹有抚用拳众意，迟回审顾，未能即决”[4]。而

此后他能够痛下决心，参与“互保”，有说是因为山东藩司张人骏的劝谏[5]，也有说乃山东巡抚衙门内主

管洋务的文案徐抚辰以离职谏阻[6]，还有说为袁之得力部下王士珍的功劳[7]。其实袁世凯的部下或幕

僚中，多有如这三人般熟悉洋务、军事的人才，尤其有袁特意调来山东担任总文案的唐绍仪，早年留

美，专擅外交[8]，外加袁遇大事难于决断的性格，召开集议、听取各方意见必不可少，最终他能“保护”坚

定，部下与幕僚的进谏出力甚大。而三人上谏的时间大抵不同，张之谏言难以推测具体时间，很有可

能是从袁初任鲁抚始，而徐抚辰之谏则明确是在袁“初奉此旨”，“立即通行所属、遵旨办理”之时，以去

职争得袁世凯追回发下省县的宣战檄文，是更为紧要的关头。当时宣战上谕正以“六百里加紧”的最

快速度传送全国，除直隶总督外，位于济南的山东巡抚是督抚中最早接旨的，他的态度尤其关键。6
月23日，袁世凯利用电报率先向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四人通报了中外决裂的消息：

廿三总署行文，勒限各国使臣出京，又电出洋各员酌回。并奉廿五日廷寄，谓拳会在津

助官军获胜，降旨嘉奖，饬各省招集此义民成团，御侮必能得力，办法迅奏，沿江海尤宜急筹，

等谕。是已大裂，从何收拾？贵处有无此项良民，如何办法？乞示。敝处尚未敢声张。沁。[9]

电末谨慎的“敝处尚未敢声张”，可见宣战檄文已追回，袁世凯焦急地等待南方的消息。最早反应

的是盛宣怀，次日他即电商李、刘、张三人，请万勿声张，勿要参战，并开始提出互保订约的倡议。6月
25日，两广总督李鸿章发出“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的论断[10]，远比“未敢声张”更进一步，明确表明不

遵奉。两江、两湖也异口同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称赞“袁帅不声张极是”[11]。袁世

凯信心大增。6月28日，盛宣怀向袁世凯通报了南方李刘张三帅联络各省与各国商议保护东南的情

况，7月4日再去电征询袁对山东参与互保的意见：“粤、闽、浙、长江各省已与各国商定互相保护，各领

事询山东如何，或以各国牵制一国何如？但须先任保护各国商民，盖与岘、香二帅商之。”[12]

[1]《閩浙總督及浙江巡撫ヨリ秩序維持協定ニ加入申出始末報告ノ件》，1900年7月13日，第524號，《日本外交文

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第509页。

[2]参见拙作《1900年日军登陆厦门事件再研究》，载于张海鹏、李细珠主编：《台湾历史研究》（第二辑），〔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47-363页。

[3]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0页。

[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5]参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72页。张象耆：《张人骏轶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丰润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90年，第53-57页。张守中：《张人骏家书日记》（〔北

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6]参见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13-14页；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30-131页。

[7]参见贾恩绂：《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墓志铭》，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

第300-301页。

[8]参见山东巡抚袁世凯致总署：《具奏东省交涉繁难调员佐理一折奉朱批恭录查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台

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档案号：01-12-053-01-008
[9]《G26-05-110东抚袁来电并致江鄂督、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27），第69页。

[10]《李中堂来电》，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电报十三，第845页。

[11]《盛京堂（宣怀）致李鸿章》，五月三十日午刻到，《义和团》第3册，第325页。

[12]《寄东抚袁中丞》六月初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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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告诉盛宣怀，他现在正饬命驻烟台的登莱青道台与各国驻烟台领事协商，并且在烟台“仿

照南各省出示，派兵保护口岸”，对内地洋人也“均派兵妥护送烟暂避，教堂仍饬属保护，并言明倘有猝

不及防，照数认赔”。最后袁说，若东省的互保在南洋不便商，可就此作罢，并请盛酌达刘坤一[1]。而盛

宣怀认为福建也是独自与各国商议办理的，袁既然“已饬烟道与商自妥”，如果可行最好；但“倘烟领事

无此权”，建议袁马上致电余联沅商议，或许能够仿效浙江“添派一道电语，即作文凭须备交阅”[2]。可

见当时盛宣怀也认为山东或可仿照福建“自办”，或可仿照浙江“附入”，都不失为参与互保的好办法。

最后，经多方努力，在烟道台与各国领事的商议顺利进行，山东也有声有色地如福建般“自办”起了互

保。不同仅在于，福建与领事们有签订一份协定，而山东同长江一样，也是双方达成共识：青岛、烟台

租界归列强共同保护，巡抚则负责镇压境内义和团，并派兵保护山东境内的传教士暂到沿海租界地躲

避，保护教堂，并保证将来归还财产、赔偿损失。此后山东互保也得到各国驻上海总领事的认可，他们

请盛宣怀通知山东省要尤其处理好教堂破坏的事情，对法国传教士给予适当的保护，袁世凯均做了承

诺[3]。以致当联军进犯直隶烧杀淫掠的时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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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免得灭国，再作计较耳”[1]。

这样详细的情报怎能不触动奎俊，外加张之洞的不断游说，奎俊逐渐倾向“互保”。地理上，四川

与两湖接壤，同属长江流域，虽避处西南，湖广总督张之洞始终对川省十分重视。起初四川未在上海

议约的范围内，是张之洞第一时间通知奎俊，后者称赞此类“缓兵之策甚善”，他亦发现西安护抚发来

的中央关于招团御侮的旨意与请各外部按兵停战自相矛盾，故而因“川省人心浮动，仇教最深。恐此

旨一宣，祸端立起”，他将采取“仍照旧保护，一面据实具奏”的措施[2]。张之洞对奎俊的作法大力称赞，

还告诉他“旨虽宣战，似仍宣剀切劝谕地方，免致纷扰，又蹈余蛮故辙”，因而他们与列强互保，“正为遵

旨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起见，且留他日转圜之地”[3]。

满汉地方官员不仅对上谕，而且对“互保”默契达成了约定。7月中旬，列强纷纷询问：川省是否一

律互相保护？盛宣怀向奎俊转达了“各国领事素佩乐帅”及他们的疑问，并建议“川中教堂甚多，如允保

护，似须令其归并，房产较保人命轻易”[4]。几日后，奎俊回电同意列名[5]。只因此时北方局势已较明朗，

清廷的议和乃必然趋势，无需再与列强单独为此换文。张之洞告诉盛宣怀，他“屡得四川奎乐帅、绰将

军、陕西端护抚、福州善将军电，凡有关大局事，意见均同，并托鄙人挈衔，以后凡有要电务祈一并转电四

处，俾诸公早知时势情形，各抒所见，及早电奏”[6]。表明了四川在各种情况下均与东南各省协调一致。

如果说奎俊得益于与荣禄的亲密互通，在四川一开始就采取了保护措施，那么陕西的加入则是经

过了一个迅速的转变过程。1900年，不满四十岁的端方任陕西布政使，并护理陕西巡抚，起初他受到

北方如火如荼的拳运影响，模仿邻省山西巡抚毓贤的做法，支持清廷政策。他在接到清廷增兵救援的

谕旨后，第一时间派出由按察使升允统带的马步八营驰赴京师，其中三营参加了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天

津的河西务之战[7]。但陕甘总督魏光焘却与东南督抚的意见一致，端方很快附和了魏光焘。端方的转

变，与其说是受魏光焘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看清了时势的变化。战争初期，北方督抚大多与清廷

保持一致，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宣战之初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北方一些督抚的态度发生了倾向于南

方督抚的转变。有记载“时有仇洋矫诏，晋抚毓贤奉之维谨。置陕抚端方、豫抚裕长，知不可行，阳奉

而阴违之”[8]，说的大抵就是这种情况。

当时还正值陕西持续干旱，“被灾州县至六十余处之多，遍野哀鸿，嗷嗷待哺”[9]，因而人心骚动，

“谣言四起，哥老拳团红灯，联为一气，技痒欲试”[10]。端方一方面要镇抚灾区，对受灾州县豁缓钱粮、

劝捐散赈、安抚饥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要极力压制拳民，他参撤庇拳的高陵令徐锡瓛、三原县令欧

炳琳、临潼县令施邵，严禁义和团经邻省进入陕西，出示饬令通属保护外人，致函教士说：“一日有我，

即一日无事”。故而本地拳民也有“端不端，方不方，八月十五杀端方”的揭帖。但端方始终不为所动，

而且用极其严厉的话语劝诫军民：“尔等须知谣传之说，万不可凭！恍惚之术，万不可恃！官长之诫，

[1]《致奎俊札》（一），《义和团资料丛编——荣禄存札》，第405-406页。

[2]《奎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午刻到，《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081页。

[3]《致成都奎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081页。

[4]《寄江督刘岘帅鄂督张香帅川督奎乐帅》，六月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电报十四，第873页。

[5]《川督奎乐帅来电》，七月初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八，电报十五，第889页。

[6]《致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123页。

[7]参见《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奏为遵旨酌派臬司大员统带马步八营驰赴京师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一

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1》（八国联军侵华卷一），〔北京〕中囯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79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义和团史料》（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57页。

[9]宋伯鲁纂修：《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65，名宦二，〔西安〕1934年铅印本。

[10]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9年版，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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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可违！兵祸之烈，万不可肇！……如有驰心谬说，听信讹言，聚徒拜师，借端起衅，则国法具在，宽

典难邀。祸集厥身，孽由自作，不得谓本护部院不教而诛也！懔之！慎之！”[1]

此外，他还跨省到山西保护外国人，最大的一批是帮助英国从山西成功救出了多名传教士，由于

“他对外国人表示很尊敬，从该省各教堂来到这个口岸的所有英国传教士在谈到他的时候，说了极为感

谢的话”。端方的行动博得了英国总领事霍必澜的好感，他在报告中连续两次提到并大力褒奖了他[2]。

端方同东南督抚的联系也很频繁，他跟他们一道在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联衔上奏中署名。与盛宣怀的

联系尤多，有为保卫电线的，也有盛宣怀随时请其通报山西情形的[3]，由于山西仇教激烈，与其临近的

陕西就成了东南督抚在西北的重要应援。

河南巡抚裕长也是满人，其兄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炙手可热的直隶总督裕禄。据胡思敬记：“予戊

戌入都时，满洲世阀最盛者推裕、溥二家。”[4]身为湖北巡抚崇纶之子，裕禄、裕长两兄弟的仕途一直很

畅顺。裕长深受受兄长影响，与其采取几乎一致的施政方针。起初，河南省内仅个别地方有少数人练

习义和拳，裕长“曾饬地方官妥为弹压”，并将到当地的拳师“解回山东原籍”。但随着慈禧太后率诸臣

以奉拳，裕禄承懿旨优遇大师兄，迎拜黄连圣母。“风声所树，豫省士民多哗然欲仇外。”[5]裕长也开始在

河南省内“钦奉谕旨，招集成团”，“河南接壤直东，民间自无不闻风兴起”[6]。时人依此认为河南巡抚裕

长“好拳”，故而“拳颇从之”[7]。再加上由京津流入豫东的义和团，“义和拳虽未在豫举事，大师兄亦有

至豫者”[8]，一时河南全省大约有30个州县都卷入了反洋教斗争。致使从河南逃出的外国人纷纷向领

事报告，大斥裕长同山西巡抚毓贤一样，是野蛮地反对外国人[9]。

但到八国联军侵入京津，“东南互保”保约订立，裕长逐渐转向了东南督抚的一边。他的转变，既

与端方类似是认清局势的结果，更关键的莫过于其兄裕禄的自杀。裕禄在对抗八国联军连连失利的

情况下，谎报了几次大捷，最后兵退杨村，自杀身亡。裕禄的自杀对裕长刺激之大可想而知。

河南地处中原，既与直隶接壤，又南临湖北、安徽，是南北的过渡地带，在北方遭受危险的外国人

往南跑，须先进入河南，方可抵达东南区域。因此，湖广总督张之洞多次劝谕裕长，表达东南督抚的良

苦用心：“是此次北方兵事，不久仍归和局，此时外间能保护洋人、教士一分，将来议结即获益一分。现

各国议允，如内地能保洋人，则洋兵不扰中央南方各省云云。查长江五省前奉谕旨‘保守疆土，接济京

师’等因，若内地安静，则保守接济诸事庶易办理，于大局不为无益。”[10]并请裕长饬令属内地方官妥为

保护外国人出省。经历了重大转变的裕长终于配合地给予了正面积极的回应，他不仅表达了对张之

洞“荩谋深远，指示周详”的“莫名钦佩”，而且说明“各省教堂教民，原无任其残毁文明，自应仍遵前旨，

一体保护，倘有匪徒，乘机假名拳会焚毁教堂，仍照常拿办”，俨然成为了“东南互保”的应和者。他亦

[1]“端中丞劝戒秦民告示”，八咏楼主人编：《西巡回銮始末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三辑·827），〔台北〕文海

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174页。

[2]《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9月15口发自上海，《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218
页。《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7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250-251页。

[3]参见《盛宣怀致端方电》，五月二十九日；《盛宣怀致张之洞、端方电》，六月十四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

资料选辑之七》，第86、117页。

[4]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页。

[5]参见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4页。

[6]《河南巡抚裕长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录副折包），《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92页。

[7]罗惇曧：《庚子国变记》，马灿杰编：《清宫秘史》第5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5页。

[8]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第94页。

[9]参见《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7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资料选译》，第251页。

[10]《致开封裕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十册），第80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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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陈观点转变的原因，认为此次开战，虽出于一时愤激，仍须留日后收束地步，保护洋人自然是日后交

涉的前提[1]。这样，河南也搭上了“东南互保”的末班车。

结 论

“东南互保”是地方督抚们在面对国家危机的时候，排除了原本的满汉畛域、派系之争建立起来的

广泛的政治联盟。这种联盟是松散的，并没有统一模式，而是不同的省份依据自身情况实行不同的

“互保”形式，不仅有时间先后、程度深浅，且呈现出不同特点。

“东南互保”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东南互保”最初的范围为谋划并在东南互保章程上签

字的苏、皖、赣、鄂、湘五省，此后浙、粤以“附入”的形式，闽、鲁以“自办”的形式明确加入，狭义“东南互

保”的范围包括了以上九省，判定的标准为明确列名附入，或仿照东南互保章程，与列强定有双方都认

可的互相保护约定的省份。其中，由于李鸿章最早赞襄“互保”，以往研究多将广东同两江、两湖一道

定为核心，而通过本文研究后发现，广东的“互保”与长江流域并非同一体系，李鸿章坐镇时“自办”得

力，没有参与上海议约，至德寿督粤时才得以“附入”，且当时李鸿章也与刘、张一心保守地方实力不

同，他有着其它的打算，很快即离粤北上了。

从广义上说，除了上述九省，四川、陕西、河南虽没有正式宣布加入，但也都明确表示出保护洋人

的决心（张之洞等所谓“意见均同”），且实际上采取了相应的“互保”措施，在需要与中央交涉的多数环

节与两江、两湖一致。若将它们也算入，判定的标准则为同意“互保”协定、采取了“互保”行动并在列

强的默许下与“东南”密切协作的省份。广义上的“东南互保”就涵盖了苏、皖、赣、鄂、湘、浙、闽、粤、

鲁、川、陕、豫十二个省份。这包括了余联沅保证的大部分地区，不仅局限在地理上的“东南”。事实

上，它们也确实不同于未参与“互保”的其它省份。例如广西，有学者以李鸿章坐镇两广而直接将广西

纳入互保范围，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广西巡抚黄槐森[2]对“东南互保”是极力反对的，他曾上

书弹劾张之洞、刘坤一私自与洋人约和，使敌军得以专顾北方，直攻京师，贻误大局。正是互保议约的

关键时期，刘、张很是震动，幸得李鸿章逼迫黄槐森撤回奏章，才保住了互保之局[3]。李鸿章坐镇时与

洋人“自办”也多默认仅广东一省，广西始终同“互保”的步调不相一致。

“东南互保”得以扩大，既由于庚子夏天中外时局的转向，更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多方

联络密不可分。即使是辖区内，江西、湖南等都是在刘、张的监督下才贯彻了保护措施；而辖区外，除

了广东是主动“附入”，福建与山东结合地方特色与各领事自商，其余浙江是经过刘坤一的“兼管”、盛

宣怀的追问，四川、陕西、河南都是在张之洞的联络、敦促下才正式加入的。在北方清军正与外国激战

之时，南方督抚却与各国商议维持中立，“东南互保”难免有分裂之嫌，然而却从客观上既保存了富庶

的南方免受战祸之扰，为救援北方保存了实力，又开辟了一条东南督抚与外国直接沟通谈判的渠道，

到辛丑议和时还很好地发挥了辅助和谈的作用。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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